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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生长与共识营造——基于他乡、原乡、第二故乡的生态博物馆路径
Root Growth and Consensus Building: The Ecological Museum Path Based on Alien Land,  Hometown 

and Second Hometown

李芳　Li Fang

摘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和文化

传播的媒介语境迭代，地域之间人口流动加剧，以

蚁族、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白领等为代表的我国城

市新移民群体，业已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亟需

投射人文关注的人口集群。本文以博物馆学、社会

学、传播学等学科为交叉研究视野，从实践视角切

入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作为坚守、保护、展现集体

记忆的文化空间，在构建城市新移民群体文化认同

中所呈现出的理论模型及其现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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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teration of the media context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population flow between regions has intensified, and the 

new immigrant groups in China's cities, represented by ant cla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white-collar workers, have become population clusters that need concern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aking museology,sociology, communication and other 

disciplines a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and practical path presented by ecological museums as cultural spaces that adhere, 

protect and display collective memory, when they construct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urban 

immigran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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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为创作原型的以农民工为题材的纪实电影

《农民工》，被国家电影局列为“纪念改

革开放30周年优秀国产新片、重点献礼影

片”。这部由陈军导演执导的电影，从小处

切入聚焦改革开放初期阜阳农民工的奋斗历

程和精神风貌，以小见大地反映出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为中国

改革开放的见证人、参与者，农民工群体

在观影后纷纷表示感受到了温暖和希望，

这也使其收获了“最受群众喜爱的故事片

奖”。［7］这部体察生存的电影所受到的热

捧与肯定，也显示出农民工群体通过观影

在市民群体归属感上，所获得的主人翁身

份的喜悦与满足。这种喜悦与满足反映出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身份

认同与价值取向上“更渴望精神文化的满足

与表达”。［8］并且学界认为，新生代农民

工自亮相历史舞台以来，引发的不仅仅是一

场“生活方式的‘代际革命’”，［9］而且

是一场“不可逆转的‘去乡入城’现代性

变迁”。［10］

2010年，党中央在提出“新生代农民

工”概念时，强调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让该

群体和谐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这预示着

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开始从学术界蔓

延到政界”。［11］作为跨越城乡的双向流动

群体，所谓“半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

呈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发展能力弱化、居

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名声妖魔化、社会

认同内卷化”。［12］“与传统以‘剥权’为

特征的城镇化路径不同”，［13］新生代农民

工真正地融入社会、完成城市化应当是一个

全面“赋权”的过程，“由城乡‘双重边缘

人’向嵌入城或乡社会关系之中的固定群体

转化”，［14］成为城市主人翁，是体现社会

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

相较而言，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关

注社会热点问题”，［15］并对参与社会事务

保持高度积极性。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

生态博物馆步入蓬勃发展期。1975年，法

国博物馆学家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在法国勃艮第省建立“克勒索-蒙

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Ecomusée 

de la Communauté le Creusot-Mont-

ceau-Les-Mines,Ecomuseum of the 

Community Le Creusot-Montceau）。

其中，克勒索曾是钢铁制造工业区，蒙特梭

是煤矿开采工业区，该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源

于“克勒索蒙特索煤矿社区”为全面保护当地

社区文化传统开展的“人类和工业博物馆”项

目。它“旨在为当地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

激发他们对未来发展与生活的信心”，［16］被

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生态博物馆。

又如加拿大魁北克涌现出的全社会之家生态博

物馆（the Maison du Fier-Monde），旨在保

护工人住宅区文化并提高共同认知，以彰显其

推动社会进程的价值所在。

可以说，西方生态博物馆“是对后工业

阶段的社会、文化、生态等危机的一种文化

上的反叛运动，它既充满‘向前看’的热情

和憧憬，又有‘向后看’的怀旧主义的忧伤

和逃避”。［17］不同于此的是，我国第一、

二代生态博物馆更多是建于经济发展较为落

后的地区，诸如贵州、广西、内蒙古等，虽

然也致力于保护当地自然或文化遗产并提高

居民认同感，但这里的居民是“本文化的所

有者”，而不是新移民群体农民工的“非本

文化的人群”，［18］实质带有文化脱贫和乡

村振兴的指向。21世纪，我国东部发达地区

逐步开始苏东海先生所称的第三代生态博

物馆建设，从而在理论发展上，与国际学界

“乔治·亨利·里维埃拉（Georges Henri 

Riviere）之‘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

义’以及雨果·戴瓦兰之‘面向未来的社区

博物馆’”［19］的“代际”理论形成呼应。

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发布首个关于

生态 博 物 馆 建 设 的 文 件《关 于 促 进 生态

（社区）博物馆发展的通知》（文物博发〔

2011〕15号），其中，在第五条“以人为

本，加强生态（社区）博物馆教育服务工

作”和第七条“加强协作，建立生态（社

区）博物馆发展的长效机制”内容中，分别

提到引导当地居民自觉投身和参与生态（社

区）博物馆发展，多种方式调动社区居民支

持和参与的积极性。随即又把“对中东部

地区开展生态、社区博物馆的调研”提上日

程。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窘境，却恰

恰是我们的城市失去了这样一种作为市民家

园的身份”，［20］新生代农民工要顺利融入

城市，须充分发挥文化的特殊优势，不仅仅

因为文化的力量在于润物细无声，浸润式的

城市文化熏陶可以使农民工们自觉选择文化

融入的“市民化”［21］路径，而且可以“在

精神层面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22］

在今后生态博物馆的类型实践中，首

先，我们应当在内涵建设和内容填充上主动

黏合流动的他者，“变‘自我定位’为‘观

众定位’”，［23］挖掘这部分观众的文化特

质并永葆其生机；其次，在“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社会心理与价值观”［24］上，凸显

其从文化差异到文化适应的递进层次与核心

问题，促进其文化融入与归属期待下的市民

身份认同；进而，以新视角、新路径切入，

重构出物与人、当地居民与外来群体、人与

遗产的新型关系。

二、基于原乡“恋地情结”与“情感链接”

的文化游民模型构建

人文地理学之父、当代华裔地理学家段

义孚先生曾经从“系统的人本主义地理学”

（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出

发，撰写《恋地情结》一书，深知文化影响力

的他指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包含了

所有人类与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一个人与

某地产生情感链接的必然条件为“是家乡，是

记忆中的场所，是谋生方式的所在。”［25］

这三个空间的不同与城市群体中的身份

息息相关，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群体，

内在视角抑或是外在视角——这其实与审

美的体验方式如出一辙，“保持距离感的静

观”或是“全身心的感官投入”。而它们，

对应的哲学理论基础及前提分别是“无利害

性”及“主客界限的消融”。［26］G·库伦在

《城市景观艺术》中也曾用生活岸线（The 

Line of Life）来阐述市民生活对于城市的重

要性。也就是说，城市能够成为市民的“生

活岸线”［27］——使市民将生活的城市被视

为我们的城市而非别人的城市，是城市魅力

在宜居与乐居上的彰显。

移民究其精神根本，实质是一种致力改

变现实的理想追求。在城市发展进程的突飞

猛进中，我们的追求让我们与城市之间“失

去了原本的和谐之感——城市丧失了市民

的家园感”。［28］似乎，一种“游离”感在

城市居民中油然而生，对于市民而言，城市

仅仅是谋生的趋利之所，而非情感的维系家

园，本地居民如此，移居到此的新移民群体

亦然。城市的建设需要一种可以作为文化容

器的构成要件，在其中注入居住和生存在此

的人们的思想与情感，这样才会建立起情感

在当今新媒体、新形势下，文化传播的

媒介语境愈加倾向于交错复杂、多向参与、

体验解读的互为过程，新的传播格局是媒介

传播的中心化被去中心化所取代。本文在对

城市新移民群体迁徙、代际构成与社会心态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阐述生态博物馆文

化要素与传播优势，剖析生态博物馆在“接

收与回应”双向上的互动模型可能，探讨生

态博物馆对于城市新移民群体文化认同构建

的积极意义，并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对于新

移民群体的文化输出、提升文化认同的实现

路径与模型建构。

而我们在寻找实现路径与论证模型建构

的时候，其有效性共同指向了文化认同的群

体属性、价值核心以及基本依据。一方面，从

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中华民族”［1］概念到费

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2］概念，

再到如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的

共同体属性已经从血缘属性、地缘属性、业

缘属性发展到价值观属性的共识营造层面，

越发多元且丰富；另一方面，英国文艺理论

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在20世纪提出的“共同文化”观（Common 

Culture），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

威廉斯强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

现象，更应该被视为一种建立在人性尊重的

前提下、具有普遍性和深远影响力的、能够

促进当代发展的力量。共同文化的基础是源

自于共享社会经验的积淀，可以认为是一种

教育和参与式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

克服当代危机，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共

同体是需要共同的认知或者是共同的经验

来维系关系。对于个体而言，世界是其自

身经历及认知的意义的总和，共同文化可

以助力所有个体自我实现。在这里，每一

位个人都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独特的、

充满价值观念的世界，这种价值观念来源

于他们在这里的经验、理解、思考。“好的

共同体与鲜活的文化不仅会营造空间，而

且也会积极鼓励所有个体推进公众所普遍

需要的意识发展。”［3］

在2006年云南民族博物馆举办的“亚

洲博物馆馆长和人类学家论坛”上，有专家

指出，“文化认同内含着价值的选择和社会

意识的认可，在民族共同体中表现为对自己

传统的遵从和群体的归属感，是民族凝聚力

形成的内在机制”。［4］因为这种认同的过程

包括但不限于在风俗习惯、语言、宗教、道

德规范等方面，既体现了一种综合认同，也

体现了一种归属感，其基本依据是“使用相

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

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5］

概括而言，对于提升新移民群体的文化

认同，生态博物馆因地域不同、面向不同、

旨归不同等情况，构建并呈现出三类模型

及其路径：基于他乡“文化融入”与“归属

期待”的市民身份模型构建、基于原乡“恋

地情结”与“情感链接”的文化游民模型构

建，以及基于第二故乡“自我肯定”与“价

值导引”的阐释社群模型构建等。

一、基于他乡“文化融入”与“归属期待”

的市民身份模型构建

如果拉长时间轴，较之于以往，以农民

工为代表的新移民群体正在经历着至少三重

历史性的转变：一是农民工群体流动区域的

半径减少，离家门口距离减小——这对于通

过地区生态博物馆以唤醒身份认同的实现路

径而言，无疑提供了减少时空隔阂的地理便

利条件；二是该群体总量已呈现增速下降趋

势，甚至总量下降现象，预示着农民工的资

源供给已从无限转为有限——这对于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提高对其文化传播力而言，亦提出

了新要求；三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和代际成长，

农民工群体逐步跨越农耕文明和后现代文明

鸿沟，变得“有知识、有技能、懂经营、会技

术”，［6］开始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对

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空间上的流动更加

意味着文化上的移民，以及自觉向新市民身份

转变的渴求。

2008年，以安徽阜阳农民工真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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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主导的文化认同。

以黄山市为例，一方面，作为安徽省辖

地级市，黄山市的青壮年人口外流严重，黄山

市跨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有32万多人，人

口总数占比达58%；另一方面，作为杭州都市

圈成员城市、徽商故里以及徽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黄山市在“塑形铸魂”文化生态进程中，

通过文化景观式的情感栖居地，把这些新一代

移民的“乡愁”留住，以唤起他们对于原乡的

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黄山市屯溪老街社区博

物馆建在享有“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之称的屯

溪老街，它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全国首批五个

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29］

该馆以屯溪老街发展沿革为主体，以

徽商活动、原住民生活为背景，“一个中心

馆，七个展示区”的馆群模式围绕“徽韵老

街、贾道流芳”的主题风貌展开。高水平的

陈列展览及其相关文化活动还原了徽州传统

习俗，将原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有机融合，

做到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双重维护。德

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önnies）在1887

年提出，认为社区是“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

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30］

吕建昌先生曾在其学术专著《博物馆与当代

社会》中提到，年轻一代和老年人分别对社

区报之以实用主义和较强依赖的不同态度。

从筹备建馆开始的“社会捐献和借展”一批

凸显地域特色及其地区历史文物的方式，调

动了社区居民共同设想与修建的参与，亲和

力十足。如此“一个正在生活着的社会活标

本”［31］的生态博物馆，不仅推动文化旅游

发展，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文化教育功

能，增加本地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进

在外打工群体的爱乡之情。从而，有效避免

了传统博物馆与受众之间情感沟通过程中的

障碍，消除“游离”感。

与其同理的是，俄国哲学家车尔尼雪夫

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
нышевский）认为，“美的事物在人心

中所唤起的感觉是类似我们当着亲爱的人面

前时，洋溢于我们心中的那种愉悦”。［32］

该生态博物馆站在当代文化视野的高度，立

足于富有特色的老街地域文化，呈现出从赓

续传统到展望未来的文化过程，而不是简单

将生活的滋养沃土和现实的存在共生割裂

开，体现了生态博物馆关注人自身发展与社

会、城市、自然关系的旨归，从而更能获得

情感共鸣与精神慰藉。

三、基于第二故乡“自我肯定”与“价值导引”

的阐释社群模型构建

史蒂芬•威尔（Stephen Weil）指

出，作为一项具有多项社会功能的机构，

博物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社区中个体参

观者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肯定（self-

affirmation）”［33］。实际上，这里的“自我

肯定”是观众“个体建立于自身知识结构体

系、宗教背景、社会阶层背景、家族史甚至

种族史等对世界产生认识的经验框架之下，

针对展览产生的自我联想。”［34］它首先依

赖于观众个体迥然相异的个体经验，经验不

同，所发掘出来的理解和意味自然不同。这

正如从艺术接受主体的角度而言的“一千个

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放 眼 海 外 ，作 为 瑞 典 第 三 大 移 民 城

市，马尔默（Malmo）市的移民人口占总

人口三分之一。马尔默市博物馆（Malmo 

Museer）曾经在2000年以“致力于社会

和平与和睦的博物馆”（Museums for 

Peace and Harmony in Society）为主题

的5·18国际博物馆日，举办以当地居民个

人物品为主体展品的“交流——开启记忆的

钥匙”展览。可以说，该展回应了多元化的

观众需求和不同群体间互鉴彼此的价值所

在，见微知著地彰显博物馆作为“文化价值

导向”的非营利机构，应兼顾守土有责与耕

耘有方，成为“公民素质和未来文化建设的

资源与实践者”。［35］

再看国内，香港经历了“殖民统治、移

民大潮、经济腾飞”，36］属非典型的中国

城市代表，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博物

馆，但是，研究香港地区博物馆，有助于我

们通过个案看到阐释社群的意识反馈，从而

提供模型构建上的参考。

以1998年开馆的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

“香港故事”为例。以“反映香港历史博物

馆的定位，提高香港人对本地历史文化的认

识”［37］为主题，这场地方通史展览汇集了

超过4000件精美的展品，并利用数字化技术

将其呈现出来，从而将千年来的文化发展与

历史变迁完美地连接起来。该展从政治、经

济、族群文化、都市文化等方面着手，引起

各代人对香港同一段历史的认识及讨论，从

而激发本土意识的觉醒与本土身份的认同。

在这个系统中，“香港故事”以本地区历史

最悠久、规模最大型、内容最全面的地方通

史展览的姿态，建立一个对香港人身份认

同形成的纲领性叙述。它没有简单地“呈现

（represent）”或“阐释（interpret）”这

段历史，而是“有选择地对历史的不同侧面

进行强调或弱化，放弃了以往依时间顺序、

用文物叙述历史的方式，强化了香港与岭南

同源的文化传统，‘重构（reconstruct）’

了一个适应建立本土身份需求的历史。”［38］

在观者眼中，这种由文物构成的、富有真实

感的场景不仅具有强烈的阐释性，而且激活

了“包含道德关系、社会关系、生存方式和

荣誉感、自尊心的集体记忆”。［39］

其意义首先在于，务实求真的博物馆与

地区公众之间的层面，他们以建立良好互动关

系为载体，为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作出了有益尝试；其次，在博物馆内

涵建设的层面，形成了聚焦重点热点、提升整

体效能的系统；再次，在身份认同的“自我肯

定”层面，不同个体或群体以接收各家博物馆

的展览信息为基础，并通过回应自身社群的阐

释，意识反馈或是自我认知等均得以深化、细

化与实化，调校了社会前进的轨道，文化的教

化作用显著。而这三层意义，亦可为没有围墙

的生态博物馆模型构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

索，提供策略化参考。

四、结语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布 迪 厄 （ P i e r r e 

Bourdieu）认为：“再生产不是一成不变的

体系，而是在既定的时空内各种文化力量相

互作用的结果”，［40］这个文化再生产理论

实际为我们分析研究生态博物馆对城市新移

民群体的文化传播力，提供了文化发展与变

迁的底层逻辑。

“记忆、身份等等都是人类重要的文化

资源之一”，［41］之于当今时代的新趋势，

文化领域不仅需要继续以历史和比较的视

野，坚守、保护、展现集体记忆的文化空

间，而且关注点应聚焦于文化的本土根系生

长与多元共识营造。生态博物馆作为共识营

造的再生产场域，面对他乡、原乡、第二故

乡的不同文化地域以及主位、客位的不同角

色诉求，应在硬件建设、内涵发展上黏合流

动的他者，在社会美育、文化传播上构建文

化的认同，在社会意识、价值选择上更新宏

观的叙事范式，在实现路径、模型建构上实

践出具体而微的融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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